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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旅 游

山，山，还是山。
飞机自海口落地宜宾，短

暂停留后，再次起飞，前往达
州。天气出奇地好，白云自然
缭绕，通透处下方的山川河流
却也清晰可见。虽不是什么崇
山峻岭，但连绵不绝，起起伏伏
的丘陵地貌，夹杂着玉带般的
碧色河流，煞是好看。
然而对山的深刻理解，在后

来到达通江县后，颠簸于大巴山
之间，才算真正领略感受。通江
坐落巴山深处，《通江县革命老
区发展史》中对通江的介绍是
“位于川陕边界，山高坡陡，沟壑
纵横，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
地”。从地质学上讲，通江“三山

夹两谷”的
地形，在地

形上而言阶梯状构造明显，造就了
发达的水系。1932年12月，红四
方面军经陕南翻越大巴山进入通
江、南江、巴中地区，创建了全国第
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与川陕

革命根据地
同属土地革
命 时 期 的
“ 革 命 老
区”，大概有十七八个，这些根据地
多数位于南方山区，有类似的地形
和气候条件，因此在代表性物产方
面也有相似之处，最具代表性的，
可能是茶叶。这古老而弥新的绿
色植物，是革命老区在新的历史
征程中转折命运的关键。
从通江县城北上空山，在山林

间兜兜转转约一个小时，我们来到

火天岗村的一处山岗，视野顿时开
阔起来。火天岗，秦巴茶山第一
岗，海拔约1400米，举目望去，是
漫山遍野如梯田般的茶海。

通江的茶，在历史上闻名遐
迩，最早可追溯
至宋代，当时就
是四川名茶。火
天岗的“天岗银
芽”“天岗云雾”，

1995年就曾获第二届中国农博会
名茶评比金奖，在“蜀土茶圣”的四
川也毫不逊色，此外，通江还有十
多种历史名茶和创新名茶。
茶叶与革命的关系可追溯到

唐朝。茶叶在唐朝就是国家重要
的专控物资，北宋时逐步建立起严
格的贡茶制度。据说，只在非常重
要的节日，且只有地位尊贵的大臣

才能得到
赐茶。与
贡茶相关联的，则是茶叶专卖制
度。由于宋太宗北伐辽国失利，
国库空虚，遂加重了对茶农的盘
剥，四川的茶农被迫揭竿而起，虽
然失败了，但这段“茶叶革命”，在
中国历史上一直被流传下来。
革命老区因茶叶而再获新

生。在火天岗，看着年轻人在抖
音直播中卖力地营销通江的茶，
我知道，革命老区正通过科技与
媒介，通过茶叶，努力拥抱着新时
代。现代化的进程让老区的“蜀
道”不再那么难，农民变工人，农
民变主播，偏居一隅的老区，也可
通过市场化和媒介与世界建立新
的通联。茶叶，也将为乡村带来
新颜。

李 宁

茶叶、老区与乡村

在泰日老宅的旧物里，我遇见了一本特殊的月份牌。
患阿尔茨海默病、在医院躺了三年的岳父，没有熬

过这个特别寒冷的冬季。初丧里，女儿说：“外公生前喜
欢练字，我们找找他的手迹吧，空了看看，留点念想。”于
是，我和妻子在他的书房里到处翻找，却没找到。妻子
说：“找不到是对的，阿爸一生节俭，平时练毛笔字，都是
写在旧报纸上的，肯定是被当成废品处理掉了。”
岳父过世60天，老宅来了许多祭奠的亲眷朋友。

妻子和她姐忙着接待客人，我在厨房打
下手。去灶头间里寻找碗碟时，在砖灶
后面的柴堆上，我看见一本8开大小的
2010年的月份牌，已撕掉几页，是往灶
膛里烧柴时引火用的。它们的背面，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钢笔字，蓝黑颜色的，是
岳父的笔迹。一篇长文，是毛泽东的《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临摹的是黎汝相的
钢笔行书；另一篇短文，是一首歌词——
《真的好想你》。

岳父是军人，转业后当过工商所所
长、县畜牧局的基层书记。他一生勤俭、刻板，做人做
事都有章有法，一板一眼。像他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
出生的老党员，偏偏写下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是我始
料未及的。这篇《真的好想你》，没有临摹，完全是他自
己的风格。挣脱了章法的羁绊，一笔一画，都是他自己
的主张和心声，像弹奏，像奔跑，也像宣泄。
这是一首周冰倩的成名曲。其中有一句“我在夜

里呼唤黎明”，岳父误写成了“我在夜里呼唤你的名”。
显然，他应该是听着录音默写的。岳父很少唱歌，那一
刻，他在想谁？妻子说：“他是想妈妈了。”看我仍一脸
疑惑，她拿出那本月份牌，指了指那篇《真的好想你》补
充道，“你看落款上的日期，2011年2月
28日，这是奶奶过世的第七天。”
我似乎全明白了。妻子曾说：“阿爸

是个不善表达的人。”我想，一个一辈子
都装在章法和框架里的人，即使要表达，
也是隐秘的，不张扬的，是“叶子底下脉脉的流水”，是
一个人的“荷塘月色”。这样想着，我仿佛看见，2011
年2月28日，那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或者，是春寒料峭
的夜晚。岳父把自己关在书房，眼前浮现出小时候发
高烧，母亲撑着油布伞，背着昏昏沉沉的他，一步一打
滑的情景。或者，他参军时，母亲亲自为他别上大红
花，笑着流泪的样子。又或者，母亲端着一碗冒着热气
的点心，微笑着对他说，这是你最爱吃的芝麻汤团，快
趁热吃了……当他无意间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无意
间听到周冰倩如泣如诉的声音：“真的好想你，我在夜
里呼唤你的名，天上的星星哟，也了解我的心……”歌
中的每一个字，都刺痛着他的心灵，却又温暖着他的思
念。于是，他便从抽屉里拿出钢笔，心化于手，手化于
笔，笔化于墨，墨化于纸。在那本月份牌的背面，写下
了这首歌，写下了他对母亲的无尽思念。
有时，我拿出那本发黄的月份牌，翻到那首岳父亲

笔写下歌词的地方，当岳父隽永、洒脱的钢笔字又一次
映入我的眼帘，冥冥之中，我听到了那份思念，它们在
无声地歌唱。
有一天傍晚，我跑步回来，听到里屋传出一首熟

悉的歌曲：“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月亮
下面，轻轻地飘着，我的一片
情……”循声进屋，我看见妻
子倚着转椅，正看着那本月
份牌上的钢笔字，默默流
泪。她的手机正播放那首
《真的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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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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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的
歌
唱

一
宋 元祐 五年（1090

年）夏秋之际，苏轼在杭州
任职，与袁毂等友人游山
玩水时，不时唱和，写下了
这首词：

点绛唇
闲倚胡床，庾公楼外

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
清风我。
别乘一来，有唱应须

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
月平分破。
所谓“胡床”，顾名思

义，是游牧民族的坐具，可
以折叠、方便携带，形似后
来的折叠椅、小马扎。魏晋
南北朝民族交融交锋时期，
胡床传入汉地并逐渐流行，
因为坐起来的确很惬意。
而在此之前，汉人习惯跪坐
在席子或垫子上，这种姿势
很端正，但也很“端着”，时
间久了难免会疲倦。所谓
“庾公楼”，则是一个典故，
指东晋名臣庾亮曾召集僚
属登楼夜谈，斜倚胡床，剧
谈彻夜，自是风流。
有了“斜倚胡床”和

“庾公楼”的铺垫，自然就
引出了这首词的词眼：“与
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在
这个或许燥热或许通透的
夏夜，在这个或许寂寞孤
单或许群贤毕至的夏夜，
我的内心世界里，只有
——明月、清风、我。这是
目空一切，是唯我独尊，是
物我两忘，是天人合一。
类似的境界，我们仿

佛在其他地方也见过？李
白在《月下独酌》中写道：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
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这是明月、清影、我。
李白又曾在《夏日山中》写
道：“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

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
松风。”李白的羽扇、东坡
的胡床，“裸袒”与“斜倚”，
这是夏日的极致潇洒。李
白与东坡，两位顶级浪漫
的蜀人，相隔数百年，举杯
相邀，无上清凉。
更巧的是，对于明月

清风，李白和苏轼似乎都
有一种“执念”。李白在
《襄阳歌》中说，“清风朗月
不用一钱买”；苏轼则在
《赤壁赋》中说，“惟江上之
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
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
物者之无尽藏也”。最宝
贵的东西，无价。

二
“明月清风我”，这是

东坡消夏歌。在东坡词
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
无比清凉的消夏之歌：

洞仙歌
仆七岁时见眉州老

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
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
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
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
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
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人
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
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
令》乎？乃为足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

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
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
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

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
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
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
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
中偷换。
大苏是一个讲故事的

高手。在这里，他就先讲了
一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听

一位九旬老尼说过，她早年
在后蜀宫里当差的时候，蜀
主与大美人花蕊夫人夏夜
纳凉，留下一首词，我现在
只能记得一两句了，于是试
着把它给补足，云云。
这首《洞仙歌》的词眼，

我以为，就是“冰肌玉骨”四
个字。“冰肌玉骨”，非凡人
所有，这是仙子标配。《庄
子 ·逍遥游》里说：“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
冰雪，绰约若处子。”汉乐府
《李延年歌》中写道：“北方
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
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佳
人，约等于仙子。中国古代
的佳人仙子，不食人间烟
火，绝世独立，幽居神山、深
谷或北方，总之是人迹罕至
之地；一旦出行，便如洛神
一般凌波微步。佳人“冰肌
玉骨”，自然是“清凉无汗”
了，非凡人所及。
“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你看，明月、清风再现。静
谧的夏夜，与佳人携手，看
月朗星疏，赏满池风荷。
全世界，只有——明月、清
风、我们。

三
贺新郎 ·夏景
乳燕飞华屋。悄无

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
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
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
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
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
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

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
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
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
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

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
粉泪，两簌簌。
看到这首词，我的脑

海里出现了李白的诗句：
“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
眉。但见泪痕湿，不知心
恨谁。”我又想到了温庭筠
的词句：“梳洗罢，独倚望
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
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
洲。”一种相思，多样别

愁。自古以来，“闺怨”就
是诗人笔下的永恒话题。
初夏，庭院，万物生

长。“乳燕飞华屋”，今年刚
刚孵出的小燕子，曾经张着
小黄口嗷嗷待哺，如今已经
可以自由地飞翔。“桐阴转
午”，院子里种着高大的梧
桐树，夏日的梧桐，繁茂的

绿叶遮蔽，日头在地上洒
下斑斑驳驳的光点。梧桐
开花了，细小的淡黄色花
朵，在枝头繁密着。“石榴
半吐红巾蹙”，石榴开花，
艳丽如火，半开的花蕊，就
像褶皱的红丝巾……
如此良辰美景，怎么

忍心独赏？情窦初开的少
女，洗过一个澡，睡了一个
慵懒的午觉，百无聊赖把玩
着百团扇。她在等待。只
听得门户轻启，原来却只是
清风吹拂过翠竹。她在等
待，“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
千重似束”，取一枝石榴花
来看，这重重花束与花蕊，
就像我的心有千千结……
这样一个初夏，她期

盼着——明月、清风、我们。

大诗兄明月清风我 东坡消夏歌

“夏车长”的雅号，很有
意思。
那年，汶川发生了8级地

震，老夏是浦东一家市政工程
公司的干部，当他接到支援都
江堰的命令时，还没下班，也顾不上回家，
打个电话给妻子后，就连夜带了15辆工程
车，装着各类抢修设备、物资、器材等，驱
车直奔四川都江堰。这15辆工程车来自
公司基层几个单位，司机、技术人员、工人
等互相不认识。为了协调、统一指挥，老
夏毛遂自荐，担任起联络车队的“车长”。
车队刚进灾区，就下起了大暴雨，路

基被冲垮了。突然，前面传来阵阵喧闹
声，原来最前面的一辆车陷入了泥坑。
这把夏车长急得双脚跳，时间就是生
命。查看情况后，老夏把雨衣和外套利
落地一脱，填在凹处车轮下。同伴见状
也纷纷脱下外套，填在陷入泥坑的车轮
下。夏车长指挥众人推车，终于解围。

从都江堰凯旋后，“夏车长”就
被叫开了。
老夏退休后，报名参加了

老年大学旅游文化班。于是，
“夏车长”又有了新任务。旅

游文化班有实践课，时常外出活动。老
夏热心肠，被大家一致推荐为旅游车的
车长，夏车长也不亦乐乎。
一次，旅游班去千岛湖活动。回酒店

休息时，坐在前排的张姨尖叫：“我项链上
的鸡心吊坠没了。”这是张姨50岁生日时，
丈夫送的礼物。夏车长得知后，一边安慰
她，一边发动同学们寻找。但没有结果。
第二天吃早餐时，夏车长竟有了意外发
现。他冲到一个女同学前惊呼：“鸡心吊
坠在这里呀……”原来，吊坠钩在张姨同
伴那顶时髦的羊毛帽子上。后来，有人风
趣地说，夏车长也是“福尔摩斯”。
夏车长有乐观向上的心态，他是平

凡的人，因为努力而更加优秀。

周成树

夏车长

夏

日
（

油
画
）

朱

丹

中国馒头（包子）胜过西方面包
（夹心面包），在于健康。蒸煮之法比
烘烤之法更友好于人类，已被实践证
明。那么，由烘烤而蒸煮，再由蒸煮
而烘烤，其过程到底是螺旋形上升还
是后退，抑或仅仅服从于口味召唤？
无从谈起。从字面上看，“烤包子”，
似乎经历了烘烤—蒸煮—烘烤的循
环。我们能够掌握的历史文献，对
“烤包子”的描述，几乎是空缺的。

汉族餐饮语言系统里，无论馒
头还是包子，其制作均归隔水蒸
法。旧时的文学作品中，生活在艰
难环境里的人们，会拿馒头或包子
在篝火中烤着吃。那样的画面，曾
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现在，也有人
把蒸熟的馒头、包子放到炉膛里去
烤，美其名曰“烤馒头”“烤包子”。可
以说，它只是一种二次加工的产品，
跟我们认同的新疆“烤包子”，是两个
概念两码事，自然也是不同品种。
江湖传言，齐白石自夸，汉字中

的“烤”，是他的发明。此事倒不是
瞎掰，有照为证——老人确实在所
题的“清真烤肉宛”五个大字边上，
写过一行小注：“诸书无烤字，应人
所请，自我作古。”偏偏有好事者不
买账，他们从《醒世姻缘传》《红楼
梦》（较晚的版本）、《帝京岁时纪胜》

等书中活活拈出了“烤”字，证实在
齐白石之前，“烤”字早已存在。
不过，种种考证，从另一个角度

说明：“烤包子”的名目，在清朝以前
的汉族食品里基本没有；即使有，也
因稀见而不为坊间著录。
在维吾尔族语言里，“烤包子”

被写做samsa，音译“萨木萨”，其真
实含义，我不得而知，恐怕与汉语里
的“烤包子”无法严丝合缝地对应。
有一说，认为它指一种“三角烤饼”，
我以为比较贴近原意——无论从形
状特征还是制作方法来说，新疆“烤
包子”离烧饼近、离包子远。我猜
想，“烤包子”只是汉族人对流行于
新疆地区一种美食的毛糙说法，新
疆少数民族同胞肯定有与之不同的
名称和定义，此处不赘。
“烤包子”的基本做法：和面（用

冷水；或一半面粉用冷水、另一半面
粉用热水）；饧面（把和好的面静置一
段时间）；搓条；摘剂；擀薄；放入由羊
肉丁、洋葱丁、羊尾油丁及各色调料
组成的馅子；四边折合成方形；表面
刷一层蛋液，撒点芝麻；在馕坑或烤

箱里烘烤若干时间即成。显然，它跟
馒头、包子的制作过程，区别极大。
你完全可以想象羊肉丁、洋葱

丁、羊尾油丁和孜然等香料互相掺
杂，以及它们与死面结合，被烤得微
焦时散发的气味，是多么地馋人！
我多次去新疆，感觉卖“烤包

子”的地方其实并不多，说“随处可
见”更是夸张。此状有点辜负仅次
于馕饼的新疆名点之称号。在上
海，门口摆着烤羊肉串或烤馕炉子
的新疆馆子倒不罕见，罕见的是兼
卖“烤包子”的。新疆太远。我网购
过“烤包子”，但咀嚼实在费劲——
里面净是一片片老而弥坚的羊肉，
羊尾油放得也欠丰沛，总之不咋样。
叶梦得《避暑录话》讲过个笑话：

有个穷书生想吃馒头，便在馒头铺前
突然倒下。店主大惊：“你这是怎么
回事？”书生答：“被馒头吓的！”店主
说：“天下哪有这种事哦！”于是把书
生带进一间放着一百多只馒头的屋
子后，自己“穴壁窥之”，想一探穷书
生究竟会被吓成什么样儿。只见穷
书生仿若“老鼠跌进米缸”，大开“杀
戒”，一下子“扫平”了五十多只……
面对上好的“烤包子”，我虽不会

像穷书生那样煞费心机去“讹吃”，但，
三下子“扫平”五十多只，可能性不小！

西 坡烤包子


